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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内容提要］民国初年，福建地方流行起风水之说，衍生出久停不葬的习俗，这既违背礼俗，又严重
污染了环境，带来了极坏的社会影响。晋江旅菲华侨商人黄秀烺毅然起而一呼，他站在俯瞰中西文化的
立场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，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做出了坚定的维护，确信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。此
案例显示商人在闽南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，商人倡导恢复古礼既具有经济上的优势，易于成事，也能引
起众多官绅的呼应，从而产生良好的社会反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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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妥先灵，崇祀典”是中国人世代传承的基
本礼节，指向在确立人伦秩序，所谓慎终追远，
明德报恩，或谓返本。“秀烺君规复古礼，又能
笃谊推恩，独修宗祀。方之古人，抑又过之。古
所谓乡先生没而可祀于社者，其在斯人欤?”①
以往我们总是从经济的角度推论投资修祠堂、
撰族谱是一种资本的浪费，不利于资本的壮大
与增殖，或从历史的真实性角度贬低古人修撰
族谱存在附会的色彩，其实，修撰族谱更多的意
义在于文化，从事于此项事业的人们更着意于
对传统文化的正本清源，更着意于对社会恶俗
的纠偏矫正。有意思的是，在闽南地方，这项事
业主要是由商人而且主要是由经商于海外且具
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商人们主导完成的。
一、古檗山庄的地理位置与形制
《古檗山庄家塋图说》详细说明了该墓园
的基本方位状态:檗谷乡在晋江县治南门外十
一都乡，以古多檗树，故名。距县治七十余里，
山水佳胜。塋域在乡之左，近傍宗祠。灵源踞
其颠，钵严俯其背，玉湖、石井萦带其前。东望
沪江，南揖东石，西抗安平镇，北倚南天寺，形势
天然。其地纵横四十丈，绕以廻栏围墙。墙以
外，沟水环抱。署如华表，镌字于上。自山庄陟
三级，有一内庭，庭之内有池，作半月形，广十八
丈，翼以低栏，植荷花其中。由此路分而两之，
陟阶五级，为广庭，横二十丈，纵四丈有奇。自
庭而上为坟，所画地段长十八丈，宽二十二丈。
居中葬者，以昭穆为序，旁为妾媵及殇者。瘞所
四周，环植桂树，外有土岸回绕，高数尺，阔丈
余，杂植松桐各树。树以下，为草坡。沿草埔至
围墙，遍种柏树千株。中辟一径，左通檗荫楼。
古梅翠柏，清香浓荫，为登陟憩息之所。右通景
庵，庵上高耸如尖峰，四壁石刻名人题咏。从景
庵而下百余武，有石门，名曰“景行”。门以内，
右一小室颜曰“瞻远山居”，为守冢人住焉。自
门左循池而行，曰“息庐”，以备旅榇归葬，暂时
停柩于此。工事竣，既别为之图，并粗述形势，
俾后有所考焉。②
以上碑文介绍了古檗山庄的基本形制，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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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按昭穆原则设置了墓位，周围环以守冢人住
处，旅外族员归厝处等，空隙处多栽种了像松、
柏、桂一类的树，增加了墓园的庄严与敬肃。
由于世事变故，这些墓穴有些安葬了真尸，
有的则纯粹是空墓，真尸因为各种原因并没有
安葬到墓穴里去，但实地考察该墓园，我们便能
清晰地看出黄氏家族世系一段时期的大体情
况，堪称一部家族的历史，使家族的辉煌得以昭
彰，也便利了后人祭祀、瞻拜，乃至引为自豪。
二、风水之说导致停棺不葬之恶俗
风水之说在中国各地民间长期广泛流传，
不仅中原地区多受其影响，边远如贵州也很盛
行。镇海陈修榆在序中说:“尝考堪舆之名，肇
自汉代，至晋郭氏葬书出，而撼龙、疑龙、青囊诸
经竞相附会，即史传所载，不胜枚举。或有验、
有不验者。无怪乎变本加厉，以至于今也。”③
他希望黄秀烺的这一举动能产生示范作用，
“俾吾乡人慕而效之。由一乡而一国，行且及
于天下，用以挽颓风而崇古制”。他引用《论
语》所说:“观于乡，而知王道之易易”，对黄秀
烺转移风俗的追求给予赞赏。
平江吴荫培《序》说:“自《周礼》墓大夫之
职废，而族葬之制不行海内。士大夫家溺于形
家言，入某山，访某穴，必欲得佳城以昌后。数
传而降，子孙继起，宅兆益多，有年久不尽识者
矣，有道远无从考者矣。曩余宦游黔、粤，采风
所及，凡山川邱垅，辄寓目不能忘。黔地山多而
旷，一家骨肉各自为墓，相距若瓯脱;粤则羊城
郊外，万家蓬颗，画山作界，错如犬牙。盖一地
地旷人少，一地地狭人稠。． ． ． ． ． ． 吾吴古茔，以
无主故，每多掘弃。”④吴荫培讲述的是对族葬
传统的毁弃现象，存在于很广大的地区。
晋安陈景韶《序》说:“今世俗荧于形家之
说，于坟之前后左右，皆不许有继葬者，以为有
伤风水。至于斗争构讼，訾忿相寻，甚则殉以身
命而不解，何其傎乎?”⑤他对黄秀烺营造墓园
非常赞赏，“盖此举有数善焉:依先祠，敬祖也;
师古礼，尊经也;恤宗族，广仁也;诒孙谋，锡类
也。子孙岁时瞻拜，荐献旅酬，咸油然于亲睦之
情，肫然于孝爱之感，所系不綦重乎?”陈景韶
认为“方今六合云扰，百度变常，士大夫咸昧没
于功利之途，懵然不知伦理为何物。而先生独
毅然行古之道，不为世俗之见所摇，非有大过人
之识，乌能然哉?”⑥陈景韶对之表达了深切的
认同。他回忆自己家族多有迁徙，由同安迁往
海澄，再迁往永春，族系已出现缺环，因而产生
了不安的心理。
龙溪陈望《序》说:“族坟墓之制，肇自《周
礼·大司徒》，所由来者远矣。后世葬经递出，
青囊、赤苞之说，玉尺、金斗之书，附会支离，其
术遂蔓延而日以盛。又宗法废弛，古意渐就沦
胥。马鬣之封，若求便利。中原水土深厚，地多
平衍，其为营兆也，高、曾而下之子孙，犹或以次
祔葬焉。东南山海交错，形势与中原殊，陂泽冈
峦，随地起伏。迷信风水之习，痼蔽已深，而吾
闽之漳泉为尤甚。尝有穷年登涉，不惜重资，求
一抔于百数十里以外者。欲如古所谓同宗之
墓，以亲相近，非有精心毅力，而具卓越之识者
以开其先，亦何能矫兹末俗哉?”陈望指出了东
南沿海特别是漳泉地区因为与中原地势不同，
风水之说特别兴盛，积弊特深，这种情况下，需
要有号召力的人起来，矫正这种弊端，黄秀烺正
是这样的人，他“既营生圹于其间，复为规划井
然，何者为昭，何者为穆，序世次以别等差，俾后
之子孙祭斯葬斯，相承而无或紊。”这大概就是
“古族葬之遗意”。⑦
香山郑煦考究风水之说源流时说:“葬地
之说，汉以前未有也。东汉以后，流传渐盛。递
衍于唐、宋，滥及于元、明，其术愈多，而为说愈
支离，不可究诘。其言之玄奥窈远者，不出于郭
景纯、杨筠松之书。宋蔡季通以明贤治堪舆术，
抉择群言，归诸正粹。后世术士读其书，或不能
尽晓，且掺心黠，妄资曲艺以蛊世，侈语祸福以
摇人心，大悖先儒送死慎终之旨。用其言者，莫
适所从，而徒因以滋惑耳。故自来葬书，若青
囊、天玉、撼龙、疑龙之类，吾不谓尽出于诬，第
方技家率少知义者，其心不可信，遂并其术不
足言。”⑧
闽县梁孝熊《序》说:“闽粤人往往以风水
定吉壤。究之所谓吉壤者，以能避风水为贵，初
非当风水之冲者也。惑形家言者，辄以阴阳吉
凶之故，置安宅于不顾，暴骸盗葬之弊遂生。其
甚者，骨肉乖离，祭扫蔑缺。以昌宗光族之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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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，而终不能安其亲之体魄，不亦大可哀耶?”⑨
黄秀烺慨然思捄其弊，建家塋于晋江县外之檗
谷乡，定封界，序昭穆，逾年而成黄檗山庄。
同里杨辀序说:“(泉州)士大夫中于风水
之说，觊觎福祥，而子孙众多者，各怀私利之见，
亲死不葬，择地至数十年不决。且有朽败暴露，
猝遭水火之厄。此俗惟泉为甚。”⑩他也早已怀
有“转移风气”的念头，他了解到:“古者，诸侯、
大夫、士，葬皆有期;过期而不能葬，为慢葬。盖
各有兆域，以待子孙;但分以昭穆，无所谓择地
之说。其生也，居处相近;其死也，魂魄相依;制
至善也。”瑏瑡
莆田林翰《序》说:“闽俗重风水，恒有亲没
数年，而宅兆未卜者。盖惑形家者言，不惮停丧
择圹，以希冀不可知之富贵。甚矣!海通以来，
泉、漳人士多商于南洋。富而归者营置田宅之
外，益致力于造茔，以为报亲之道，宜尔。然往
往以风水故，酿私斗，起讼狱，因而辱身荡产，视
故国为畏途者有之。”面对这“吉凶祸福之见重
而孝道寖，衰世之士夫忘亲悖礼，以徇形家者
言，恒数年不得一圹”的局面，黄秀烺恢复族葬
便“可使其子孙世世祭于斯，厝于斯，无形之
中，以敬亲睦族者贻远谋，矫恶俗，其所化顾不
大哉!”瑏瑢
番禺王国瑞说:“晋江自昔为大郡，科名之
盛震天下。荐绅先生出于其中者，不可胜数。
而掩骼埋胔，仿周官墓大夫令国民族葬者，未之
前闻也。有之，自黄君秀烺始。”瑏瑣这是说晋江
向来没有族葬的习俗，是因为黄秀烺的倡导与
实践，才带动了当地遵《周礼》而族葬的习俗形
成。王国瑞认为黄秀烺是利用自己丰裕的财力
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，“今黄君为族坟墓，
合于敬宗收族之豢，有力而知所以用之，不以有
用之力，费之于无用，贤哉!足以风世矣。”他
感慨说:“然余俯仰今昔，盖不胜世道升降之感
也。昔之人见庙思敬，过墓而知哀。今则人心
之变甚矣，往往有因葬墓而讼于公庭，甚至斗杀
无已者，何风之薄也?黄君倡斯义举，足以革薄
还醇。视他人瞻顾徘徊，瑟缩不敢肩任者，辄勇
为之，己任其劳，人享其逸。今而后过是茔者，
睹墓碑之累累，如鳞如栉，亦可怃然而思矣。”瑏瑤
黄秀烺认识到:“夫泉民近海，事商贾，乡
井之念薄，而宗亲之谊轻;牟利之望奢，而徼福
之心重。风水吉凶之说，乃得乘间而肆其毒。”
梁孝熊对黄秀烺“特修族葬之制，俾其子孙目
睹先人之经画，憬然于庭训之深切，油然生亲亲
尊尊之心，而后别葬徼福之念可夺，形家之说可
辟，泉俗之敦厚可期”的用心给予了充分的肯
定。他认为:“黄君既能以人禽交战之际，以身
作则，则异日泉人必有因族葬奠祭之绵延，而不
忍自涣其宗者。九世同居，百口同爨，吾知其将
复见于泉矣。泉之人，既能感君之行，而化其
俗，则非泉者，恶知其不能耶?夫移风易俗，复
古之道，且于君之是举卜之。区区风水瞽说之
破灭，何足道哉!”瑏瑥
梁孝熊感慨说:“自欧风东渐，大隳吾国贤
圣之旧坊。所谓亲亲之道，江河日下;宗族之
谊，不绝如缕。人人以浇刻为才能，以私利为职
志。其毅然抱古人之遗制，以转移感化为己任
者，盖不一二见也。”瑏瑦真可谓“世变亟矣”。在
急剧变化的世事面前，是眼界开阔的黄秀烺选
择了坚守传统礼制的道路，这是值得给予充分
肯定的。当时受欧风影响至深，从政府官员到
知识阶层普遍视传统文化若敝屣，而身处中西
文化交汇处的黄秀烺却能保持清醒的头脑，这
是十分难能可贵。
闽县陈衍说，族葬在北方较易实现，在南方
因为地势状况难于实现。黄秀烺之所以能做
到，是因为他可“负魁垒之才，富于财力，不惜
买山之赀，乃得此规制恢宏之葬地。吾福州凤
池林氏、门萨氏诸大姓，能行之，近亦夷陵衰顿
矣。此强有力者至所为，不可以责诸人人者也。
若夫迷惑风水，蕲以祖父骨肉，为徼福之具，是
在贤有司申明厉禁，富者惩罚有差，贫者举而丛
葬之官地，于风化庶有豸乎?”瑏瑧陈衍似乎在说，
黄秀烺能做成这样有气魄的事情，与其具有深
厚的经济实力是分不开的。
番禺许秉璋说:“闽粤皆滨大海隅，卜兆之
难，实相伯仲。盖下隰多而高原少也。其惑于
青鸟、赤霆等术者，无论矣。士大夫服膺古训，
断不为习俗所摇，然穴竣则惧风，壤卑则惧水，
周回审慎，往往掷千金之费，殚累年之力，未获
片土者有之。此孝子仁人所为痛心而扼腕者
已。”瑏瑨这里同样充分强调了东南沿海区域受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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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观念影响试图寻找吉壤的难度，黄秀烺做到
了这一点，确实对当地敬宗收族、社会安定产生
了良好的示范作用。
按照《周礼》的规定，诸侯五月而葬，大夫、
士、庶人三月、一月而葬。黄秀烺认为风水之说
有悖礼数，“龙穴沙水不足拘，吉凶祸福非所
计。悉举其本支灵榇，汲汲焉为之葬埋，以长其
恩爱。”在知县黄荣光看来这样做具有“以砭薄
俗而敦亲谊”的效果。瑏瑩思明黄朗山就说:古檗
山庄“以作家茔之地，使后世子孙不至数典忘
祖。其虑远，其意厚，其胸怀之光明旷达，有非
恒流所可企及者。君于是庄缭垣墙，建庭舍、凿
池、种花、竖碑、植树。茔域横纵，则度其尺寸，
揆其方圆，序尊卑，别昭穆;守冢有室，憩息有
楼，复辟余隙地，以备无出妾媵洎乎殇者，咸得
附葬焉。宅心仁慈，规划周密，至于如此其
极!． ． ． ． ． ．黄氏之子孙入其庄，瞻其墓，则可辨
其某公、某母、某支、某系，得以致敬致哀，虽人
天相隔，恍然如合一堂。较之以先人体魄，因冀
富贵利达，葬诸远方，日久而祭扫阙如者，其相
去奕可以道里计耶?”瑐瑠黄朗山也充分肯定了黄
秀烺此举对澄明世系，彰显家族脉络方面的积
极意义。黄朗山还对梁孝熊所谓只有泉民尚风
水的说法提出不同看法，苏浙及长江上下游各
区都是这样。也不单是商贾才信风水，士大夫
信风水者亦不在少数。是因为“世变益棘，三
纲沦而九法斁。以家族主义为障碍，以祖宗血
食为虚无，变刑律则删大逆不孝之条，恋禄位则
废亲丧去官之制。又有甚者，执蛮獠水火葬之
俗，矜彼族剖解术之神，而以吾国重视先人遗骸
为不达。”瑐瑡黄朗山认为:这些都是矫枉过正之
举，是自我毁弃的自卑行为，黄秀烺之所为则体
现了对优良传统的坚守。
显然，坚守传统文化的势力其实也并不孤，
龙溪的林尔嘉《序》中说:尔嘉少时读《周礼》，
辄叹古人族葬所以立法者，至良而美。私心欲
仿其遗意，亲营誓宅之所。年少志盛，谬思有所
树立。岁月不淹，益以丧乱，卒卒焉未遑及也。
林尔嘉的心愿也是欲以恢复族葬“矫夫习俗之
敝”。瑐瑢顺德的黄桂芬也说在黄秀烺之前十五
年，他已起意“仿《周官》族葬制，并师太公五世
反葬于周之义，画家园爽垲地亩许，为吾族先人
及后昆归骨之所，卒梗于众而弗克行。未尝不
叹天下事，非言之难，行之维艰，且益叹复古之
更戛戛其难也。”瑐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黄桂芬
对黄秀烺抱有敬意，指出其对易俗移风之作用。
三、古檗山庄的修建动机与意义
古檗山庄修建于民国十年(1921) ，地点在
福建晋江县东石镇的一个村庄里，主持人黄秀
烺不惜笔墨做了大量的说明工作，赢得了当地
政府的充分理解，并颁示示禁碑。碑文中说:本
年十二月十八日，据邑绅黄猷炳呈称:“窃维昭
穆有定位，礼经特重宗法之行;兆域有常图，周
官久垂族葬之制。所以敬宗而收族，报本而返
始，法至良，意至厚也。猷炳世居檗谷，家徙沪
江，翘望松楸，未卜疎藏之所;眷瞻桑梓，时怀恭
敬之思。恋游子之故乡，傍先人之旧宅，爰营息
壤，名以‘檗庄’，绕以墙垣，定其经界。近祠堂
而种柏，上袭龙滕之规;指坟墓而生榆，远慕刘
清之义。问少时钓游如昨，白首同归;愿后人缔
造勿忘，青山永守。所虑年代湮远，陵谷变更，
或豪强之侵凌，或樵苏之践藉，垄殊柳下，曾无
五十步之防;阡异泷冈，敢待六十年之表?是用
绘具图说，抄粘契据，既划界以定其封，将立石
以垂诸后。泽留百世，冀托贤长官之恩;族安万
民，请申墓大夫之禁。庶几首邱可正，太公不忘
五世之归;更教蔽芾长留，召伯永怀千秋之荫。
附抄契据、图说暨家塋记各件，呈请示禁。”瑐瑤
县里颁示的示禁碑中强调黄氏申请给予示
禁的目的是避免“或被豪强侵占，樵苏践藉起
见，系为思患预防”，“自示之后，凡尔附近乡
民，务须遵照划界立石，各归各管，切勿侵占践
踏，致生事端。倘有不法匪徒，任意占毁，一经
该绅指禀，定即拘案究办，决不宽贷。其各凛遵
毋违。”瑐瑥
以上碑文显示:黄秀烺作为一个商人对构
筑家族墓园这样的事务仍有一定的担心，希望
得到官府的承认和保护，方能避免受侵占或被
践踏的危险;当时的官府对于黄秀烺的这种行
为明显是采用了加以保护的方针，旗帜鲜明地
表示要对侵占或践踏者绳之以法，这无疑为黄
秀烺的建墓园行动提供了合法的身份证明，也
体现了官府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意识。更深层面
·65·
看，是因为黄秀烺的行动与官方所倡导的核心
价值观也是一致的，对于稳定乡村社会具有积
极的意义。
除此之外，黄秀烺“以商起家，其识独出时
流之上”，“黄君之为人也，孝友著于乡。少业
儒，壮游飞猎宾群岛，高掌远蹠，以商起家。平
生见义勇为，此举尤为闽所未有。”瑐瑦他“以《家
茔图记》，遍求海内有名德而能文章者，锡之题
咏，邮筒往还无虚日，散文韵语汇刻成帙。”瑐瑧这
便汇聚成强大的集体力量，也彰显了黄秀烺所
做的事务获得了巨大的支持力量，形成了广泛
的社会舆论，赢得了良好的社会评价，势必产生
矫俗导正的客观效果。
建造古檗山庄在民国五年就已经开始，在
《古檗山庄家塋记》中，黄秀烺深情回顾了自己
的家族流迁过程。从宋绍兴年间起，黄家有一
名进士龙公在龙溪为官，却深爱檗谷山水，且自
号“檗谷逸叟”，并定居于此，从此开始了黄家
这一支的历史。幸运的是这一支发展繁衍得不
错，逐渐“分居玉湖、永康二乡”，与檗谷并峙为
三支，玉湖的初始祖为侍御镇山公，传至少庭
公，由玉湖迁居深沪。自镇山公而后，历明克复
公润盦，以光绪丁丑进士，有声于时。数百年
来，跻膴仕、登高第者，踵相接也。而陵谷变迁，
先世墓所多不可复识，祭扫之礼往往缺焉。猷
炳惄然伤之，思仿古人族葬之法，而苦未竟其志
也。去年秋间，始得地于檗谷之原。其地周袤
四十丈，去先人祠宇曾不数百武。登陇东，瞩沪
江，如以墙垣，植以花木，伐石庀材，逾三年而
成。盖得地如此之难，而程功如此之久也。异
日百岁之后，归骨于此。吾子孙祭于斯，厝于
斯，奠幽宫于斯。绵绵延延，守而不失，几几乎
古人族葬之制矣。嗟乎!风水之说，吾乡人惑
之甚矣。余之为此，将使后世之子孙，念祖宗经
画之勤，其毋惑于形家者言，而冀别葬以徼福
者哉!瑐瑨
黄氏在檗谷的发展有辉煌之处，即“跻膴
仕、登高第者，踵相接”，这是驱动黄秀烺建造
家族墓园直接的原始动力。知晋江县事黄荣光
序便深情回顾了檗谷黄氏的发展历程。先是有
龙公中宋代进士，虽任职于龙溪，却选择了晋江
檗谷乡为定居之地，且自号“檗谷逸叟”，并以
此作为乡名，可见其对该地特别地钟情。其后
该族中有镇山公为侍御，有克复公、润公被祀为
乡贤，有景明、景昉先后成进士。清时有松盦再
登进士。可谓“科第蝉联，几甲全邑”。应该
说:黄氏在既往的历史上已经对地方文教兴盛
作出了自己的贡献。诚如顺德何成浩所说:
“闽为紫阳讲学之乡，其水土清嘉，其风俗醇
茂，其黉序重孝弟而敦诗书。”瑐瑩这是地方发展
中长期存在的清流一支，但堪舆之说在民间有
很大的市场，“缘择地而稽葬者有之，缘图地而
构讼者有之，公私纠纷，非仁孝所忍出。”何成
浩也一直思索着如何“就邦之贤者，辑前哲明
训，周谕闾阎，使知形家本属无稽，而兆域决宜
早奠，斯迷惑消而争占自息矣。”瑑瑠黄秀烺修建
墓园族葬先辈、死者，莆田江春霖说这样做“法
至良，意至美也。”瑑瑡
在实践过程中，购地、营墓都特别艰难，不
过，其试图破除风水之恶俗的追求却是正当的，
也包含了对传统文化的正本清源意向，值得给
予肯定，也便于赢得官方的支持。
闽县于君彦说:“习闻此邦人士惑于形家
之言，经年累月不葬其亲，而富贵之家为甚。”瑑瑢
而他在京师和日本看到的情形却都是依照《周
礼》，葬式井然有序。他分析风水之说往往源
于“以先人遗蜕为求福之资。”“士大夫多惑于
阴阳拘忌，庶民亦希图富贵，或久而不葬，或葬
之远方，或迁掘无常，或争讼不已。”瑑瑣这些“迷
惑风水，以朽骨为邀福之具”的做法是很不聪
明的做法，只会“害心伤俗”，黄秀烺却“能不囿
于习俗，而求合乎古制，其卓识毅力，必有大过
人者。”瑑瑤他希望泉州各地的人们能呼应黄氏的
行动，更正过去迷信风水的恶俗。
古闽吴征鳌序中详细分析了黄秀烺因壮年
遨游海外，见识广泛，他一方面“慕泰西之公
塋”，一方面则“仿《周礼》之族葬”。他认为黄
秀烺的行动证明泰西之做法与《周礼》之制有
相互契合之处，黄秀烺是经过悉心比较之后，深
刻认识到惑于风水停尸不葬的危害后，毅然遵
循《周礼》之制而加以实践，这样做能达到“睦
宗族，崇孝敬，厚风俗，息狱讼，风化且将遍于寰
宇矣”的效果。这些肯定性话语显示:文化发
展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些支流，甚至对文化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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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有很强的负面影响，这时对之加以大胆破除
就特别重要，可贵的是黄秀烺是一个壮游海外，
见多识广的商人，他毅然承担起了文化纠偏和
文化重建的使命，体现了其不盲从、有担当的
精神。
姚江徐华润说:绍郡经氏已在上海营建万
国公墓，已显示出“其宅心之厚，推爱之宏，不
问国籍为何，皆得同栖幽宅。此盖取概括主义，
施之于客地为宜。而如我族之置义山，安窀穸，
则取单独主义，但于狭义中已得广义矣。． ． ． ． ． ．
兹观《古檗山庄图记》，快然于经画之周，规模
之远。界限定，排比不患其不整;昭穆序，世次
不患其不明。大凡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未得
其导线，相与袭故智而蹈盲从。有唤之使醒，倡
之使随者，当无不幡然变计，则足纠夫迷信之缪
者，固非浅鲜。且揆诸生人之情，心安理得;幽
明异路，意趣合符。人生在世，骨肉至亲，靡不
以团聚为乐。死而无知，不必言死而有知，其亦
乐夫聚族于斯也已。”瑑瑥徐华润见多识广，既肯
定万国公墓的意义，同时对族葬的积极意义也
给予了充分的肯定。
许多序文从不同角度肯定了黄秀烺“破除
堪舆家一切迷信，远仿古人族葬之法，近采欧西
公葬之制，隐以师吾吴范文正义田赡族之意。”
张一鹏说:“义田为后人谋者，已无微不至，独
未及其身后。古檗山庄之成，足使世之子孙，祭
扫团聚，情愫常通，又不仅为昌大门闾计也。”瑑瑦
极言古檗山庄除了继承了范文正公义田之遗
意，而且较范文正公更进一步，由虑及后人而兼
及先辈，其意义自然不可小觑。
南海康有为也肯定黄秀烺“转移风俗”的
意义，认为“全国可以观法”。瑑瑧大兴恽毓嘉说:
黄秀烺“本此敬宗合族之心，爱吾家以及吾国，
爱吾国以及天下，相亲相敬，无诈无虞，虽臻大
同之治不难。”瑑瑨黄秀烺算是一个有远大志向、
且勇于担当的人。
为之写跋的还有张謇、吴昌硕等名流，对黄
秀烺此举一样给予了充分的肯定，由此我们觉
得:当北方以北京为中心的广大地区高举变革
传统、追随西学的时候，在东南沿海则有一群像
黄秀烺一样的游走于海内外的巨商大贾，深受
传统文化浸染，坚定地捍卫着传统文化，且举自
己的财力，亲自加以实践，产生了稳定社会秩
序、传承和保存传统优秀文化的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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